
才发现，不便使用划线更正法，也可使用此法

更正。
如果原记帐凭证所使用的会计科目不错，

只是所写金额大于原始凭证金额，也可只将多

记的数额用红字填制记帐凭证，据以 登 记 入

帐，冲销多记数额，达到更正错帐的目的。
补充更正法，是补充填制记帐凭证更正错

帐的一种方法。在记帐以后发现记帐凭证所写

金额小于原始凭证金额时，可将少记金额用蓝

字填制补充记帐凭证，补充登记少记的数额，

使帐簿金额符合实际。
此外，记帐凭证已做，帐簿漏登，何时发

现，便在何时入帐，只是在月、日栏内，注明

“补记 ×月 ×日”即可。
在成百上千笔帐簿记录中去查找一两笔错

帐，有时甚至比重新登记一次还要费事。因此，

在记帐工作中，不能有丝毫的粗心大意，一定

要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感，发扬细致谨慎的工

作作风，坚持每日或五日的自查自核制或轮换

复核制，以努力杜绝错帐的发生。

新 老 会 计 叙 家 常

国 庆 佳 节 话 今 昔

景 建 会

为了贯彻国务院颁发的《会计人员职权条

例》中关于授予会计人员技术职称的规定，最

近主管局对所属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一次考

核。这次考核从复习开始，整整用了一个月的

时间，小王和小张也整整“紧张”了一个月。
考试结束了，他们松了一口气，同声问起老会

计：解放前会计人员有没有考核？老会计感叹

地说：你们太天真了！解放前当个会计，生活

都没保障，还谈什么“考核”？要说清这个，

得从一个“帐房先生”的经历谈起。
老会计接着说下去：1952年我

刚参加工作，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

会计，在工作之余，说起他给资本

家当“帐房先生”，饱尝辛酸的情

景。他在学徒时，由于干活勤快，
受到资本家“赏识”，逐步“熬”

升，当 上 了“帐 房先生”。但是，他可比不

上另外一个帐房先生的地位高、待遇厚，因为

人家是资本家的亲戚。店里的秘密，资本家的

私房话，从来都“背”着他，他的 “工钱”也

不比一般店员多，可是他得花费大力气，才能

保住这个“帐房”饭碗。他受苦熬煎 了 五 个年

头，心想：给资本家记了五年 的“亏心帐”

（是一套隐瞒剥削真象、应付伪税务所查税的

假帐），该增加一点工钱了；可是，万万没想

杂
谈小

李

和

老

张

的

故

事

汪

家

祐

一 1966年某日。
老张：“所有资金占

用帐户余额的总计，同

所有资金来源帐户余额

的总计，始终应该相等，

或者说始终应该平衡。”

小李 立即 火冒 三

丈，声色俱 厉 地 叫起

来：“这是明目张胆的

‘三反’言论！应该说不

平衡是绝对的！”把哲学

概念和会计术语搅和起

来了。
老张冷不防这一下

子，一时被弄得失去了

平衡，瞠目结舌。
旁观者清，众人用手捂着嘴，啼笑皆非。
小李却继续瞪着老大的眼睛。

二

1967年某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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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，资本家怕他干的年头多了，知道他们的秘

密，就找了个借口，把他解雇了。资本家还大

发 “慈悲”地说：“东辞夥①，一笔抹”，把你

“长支”店里的钱就抹了吧！其实，鬼才会相

信 “夥计” 会欠店里的钱！就这样，他“卷起

薄薄被褥，含着眼泪离开了“帐房”。从此，

他就靠摆个“代写家信”的小摊子，勉强糊口

度日。解放后，没呆几个月，经人民政府劳动

部门介绍，他在一个国营建筑公司 当 上 了 会

计。最近他光荣退休，每月享受退休金待遇，

生活美滋滋的。这位昔日的 “帐房先生”、解

放后的会计，逢人总愿把往日之 苦、 今 日 之

甜，说道说道。老会计说完这件 事、 反问小

王、小张：在旧社会给资本家当“帐房先生”，

最后落了个摆写家信的小摊子维持生活，你们

说惨不惨？我们无妨作个对比：

旧社会：“帐房先生”分两等

裙带钻营占上风，

受苦熬煎满五载，

无故被辞两手空。
白天奔波难糊口，

夜间复愁无前程。
新社会：会计人员党器重，

技术考核授职称。
六项职责三权限，

会计条例写分明，

长征路上称能手，

廉洁奉公有前程。

注① “东”即资本家，旧社会称“东家”。“夥”

即 “夥计”。

老张：“财务会计和其他事物一样，包含着

各种各样的矛盾，譬如增和减，收和付，买和

卖，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，节约和超支，盈和

亏，债权和债务，费用的归集和分配，成本的

降低和提高……”

小李容不得老张继续往下 讲，马 上打 断

说：“得啦，得啦，别再往下讲了！这简直是对革

命辩证法的庸俗化，讲了半天矛盾，为啥不首

先讲主要矛盾——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生死

搏斗？”

老张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只好支支吾

吾自叹不如小李“革命”。

三

在1973年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。

小李正在振振有词地发言：“……即使是国

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，也是阶级斗争

的关系。……”

老张不识相地插了一个小问题：“那么哪个

国营企业代表无产阶级，哪个国营企业代表资

产阶级呢？我们又应该站在哪个企业一边，去把

另一个企业搞垮呢？我看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

之间的关系，应该是同志般的互助协作的关系。”

这下触怒了“一贯正确”的小李，他顿时

脸红脖子粗，一拍桌子吼了起来：“党的基本路

线摆在这里，谁敢反对！”

学习讨论会顿时就鸦雀无声了。

四

1974年某日。
小李：“在商品产品成本表上，‘全部商 品

产品实际总成本’应该与‘本年实际生产费用合

计’相等。”

老张：“这两个项目反映不同的经济内容，
不是一个概念，一般也不相等，因为……”

小李很不耐烦地打断了老张的解释，说：

“你去看看财政局制订的《国营工业企业会计

制度》，它把‘生产费用总额’干脆写成‘全部

产品总成本’，不就是说明这两个项目是一个概

念吗？财政局是我们的上级，上级说的对！”

老张反驳说：“是非有客观的标准，上级说

的不一定全对……”

小李又火了：“你怎么这样狂妄，连一点组

织观念也没有！”

老张想，如果上级说的一定对，那不但我

们的上级财政局肯定不会错，即使小李说的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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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对了，因为小李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于是

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马上写信问财政部。
一个月后，老张将财政部的复 信交 给小

李。小李看完信说：“财政部认为这两个项目不

是一个概念，那就一定是两个概念。财政部是

财政局的上级，当然财政部说的对。”小李不仅

脸不红心不跳，而且有点理直气壮，因为他所

主张的“上级说的对”似乎获得了胜利。

五

1976年某日。

小李：“因为算盘在资产阶级手里就为资产

阶级服务，在无产阶级手里就为无 产阶 级服

务，所以算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。”

常跟小李抬杠的老张又开腔了：“你说的前

提很正确，可是结论就不对了。以我见，正因

为同样的算盘，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，又可以

为无产阶级服务，所以它和飞机、大炮一样，
是没有阶级性的。”

小李：“你向来阶级观念薄弱，不用阶级观

点来分析问题，这不又患老毛病了吗？我劝你

看看财校的珠算讲义，第二段说的就是算盘的

阶级性。”

老张：“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有阶级性，什么

样的事物没有阶级性，我劝你读一读斯大林的

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》那本小册子，那

上面写得很清楚。”

小李：“没有必要读，斯大林说的也不一定

对。”老张只得两手一摊，无可奈何。

六

1979年春节，小李到老张家拜年。
小李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越学越亮堂，

越学越感到自己以往中了不少林彪、‘四人帮’

左倾机会主义的毒，常常看问题偏激，再加脾

气不好，在和你争论问题时说了些过头话，还

错误地用大帽子压人，希望你谅解。”

老张很受感动地说：“说哪儿的话，不要放

在心上，帐要记在林彪、‘四人帮’头上。要紧

的是团结起来向前看，同心同德搞‘四化 。”

老张边说边用双手紧紧地握着小李的手。
两个人都发现对方眼中闪烁着泪花。

简讯
接受群众建议  财政部修改差旅费两项规定

本刊第四期刊载了《应坐而未能坐卧铺的补助太低》的来信和《调查

附记》之后，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，多数建议应作适当修改。九月五日

财政部发出关于修改差旅费两项规定的通知，现转载如下：

我部（77）财事字第 138号文件颁发的“关于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

的规定（试行）”，在试行中，不少单位和群众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。经调查研究，并 征 得有关

单位的同意，现将乘坐车、船席位的等级和夜间乘坐车、船不买卧铺票的补助两项规定修订如下：

一、男满五十周岁以上、女满四十五周岁以上的下列人员：中央各部、委正、副司局长，各

省、市、自治区正、副局长，地区行政公署正、副专员，行政级十四级以上人员，以及相当于以

上职级的人员和六级以上工程师、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副研究员（文化、卫生等人员可比照

办理）出差，可以乘坐火车软席，轮船二等舱位，住旅馆单间或两人住一间。
二、符合乘坐火车卧铺条件，不买卧铺票的，取消每人每夜加发补助费一元二角的规定，改按

火车硬席座位票价（包括快车票价）的百分之三十发给本人，不足三元的按三元计发。符合乘坐火

车软席卧铺条件的，如果改乘硬席座位，也应享受同等待遇，即：按硬席座位票价（包括快车票价）

的百分之三十发给本人，不足三元的，按三元计发；但改乘硬席卧铺或软席座位的，不发补助费。
以上规定，自文到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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